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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写生

〔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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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春阳掠过祁连山的雪峰，融化的

雪水便沿着远古冰川刻凿的河道，开始

浸润河西走廊广袤的土地。这些来自

海拔五千米的馈赠，带着青藏高原的凛

冽与纯净，渗过砾石层，漫过冲积扇，最

终在河西走廊绿洲的怀抱里放慢脚步。

暑气蒸腾的七月，洋芋花便在走廊

的褶皱里次第绽放。这是一种带着旷

野气息的紫色。花朵总是在晨露初晞

时舒展花瓣，五片菱形的瓣片中央，鹅

黄色的花蕊顶着细密的花粉，招惹着豆

娘与食蚜蝇在花丛间翩跹。

暮色四合时分，母亲躬身劳作的身

影总会与地平线构成动人的几何。我

曾用铅笔描摹过这个画面：赭红色的土

地上，母亲的剪影是最深沉的一笔，锄

头在她手中化作毛笔，而翻起的泥土则

是一行行正在书写的诗行。每当指尖

抚过刚翻过的田垄，能感受到土壤的温

热与湿润，那些被阳光晒得略微发脆的

地表土，在母亲的手掌下重新变得柔

软，仿佛一本被摩挲多年的诗集，尽管

书页边缘已经卷翘，内里却依旧保存着

植物生长的秘密。

二

老院子后面的那孔土窖，是母亲非

常珍视的所在。丈八深的地窖四壁糊

着混合麦草的胶泥，经年累月的洋芋气

息在地窖深处凝结成潮湿的甜香。每

年霜降前，母亲会挑拣最大最光滑的洋

芋，沿着吱呀作响的木梯送入窖藏。地

窖中央挖着尺许深的圆坑，里面垫着干

燥的麦糠，洋芋们被安置其中，上面再

覆盖厚厚的麻袋。

春分过后的不久，母亲便开始准备

播种的洋芋种。她将窖藏的洋芋倒在

芨芨席上，阳光透过婆娑的树叶在洋芋

堆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斑。这些拳

头大小的块茎表面布满了凹陷的芽眼，

每个芽眼都是一个潜在的生命。

播种那日，母亲让我牵着毛驴拉的

耧车，她则跟在后面用木磙压实松土。

当耧铧切开地表，母亲便弯腰将洋芋种

按进深浅一致的土穴，芽眼一律朝上，

如同仰望天空的眼睛。母亲用脚将虚

土归拢，动作轻得像给婴儿掖被角。那

些埋入黑暗的洋芋块，在母亲的照料下

开始了漫长的苏醒——它们分解着储

存的淀粉，将躯体化作新芽破土的力

量，正如母亲将生活的苦难嚼碎了，酿

成喂养儿女的甘饴。

三

进入七月，整个焉支山北麓都成了

洋芋花的世界。沿着公路向上，不同海

拔的洋芋地呈现出渐次开花的奇景：山

脚的花朵已经开始凋谢，山腰的正开得

热烈，而山顶的花苞才刚刚鼓起青紫色

的皮囊。

母亲的洋芋地在阳坡，这里的花期

总比别处早半个月。站在田埂上眺望，

紫色的花海一直铺展到远处的戈壁边

缘，祁连山的雪峰在花海尽头闪着银

光，而近处的戈壁滩则翻滚着金色的

热浪，这三种极致的色彩在阳光下碰

撞融合，构成了河西走廊独有的盛夏

图谱。

清 晨的洋芋花带着露水，紫色花

瓣被浸润得格外鲜艳。此时母亲正在

田埂边忙碌，她用食指轻轻拨开簇拥的

花瓣，那双手此刻异常温柔。

当炊烟在村庄上空升起时，洋芋的

香气便开始在巷陌间弥漫。这种醇厚

而朴素的香气总能穿透各家的土墙，在

暮色中编织出温暖的网络。家里的土

灶是用本地的黄土坯砌成的，母亲将刚

从地里刨出的新洋芋洗净，连皮放进滚

水里煮，灶膛里的松柴噼啪作响，火光

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跳跃。

蒸熟的洋芋在陶盆里堆成小山，母

亲用木杵捣成泥状，加入少许盐和胡麻

油。当洋芋泥细腻如脂时，她会分出来

一小碗，兑上刚挤出的羊奶，这便是我

童年最金贵的吃食。

四

秋分过后，祁连山的轮廓在澄澈的

夜空中愈发清晰，月光给终年积雪的峰

顶镀上一层银辉。

夜风穿过村口的老榆树，在屋檐下

发出呜呜的声响，仿佛在诵读大地的诗

篇。母亲的讲述总随着风向变化：东风

起时说的是洋芋如何抵御春旱，西风烈

时讲的是冰雹过后如何补种。“土地不

会骗人，”“你对它好，它就给你长粮食；

你嫌它贫瘠，它就真的什么都不长。”她

的手指在洋芋表面抚过，那里留存着泥

土的温度和阳光的味道，每个芽眼都是

一个等待春天的承诺。

霜降过后，洋芋地裸露出土黄色的

肌肤，犁铧翻起的土块带着潮湿的寒

气。母亲站在地头，看着父亲用三轮车

将装满洋芋的蛇皮袋运回家，脸上的皱

纹里都盛满了笑意。母亲坚持要自己

挑选最后一袋洋芋种：“这个芽眼多，能

发五棵苗；那个虽然小，但形状周正，结

的洋芋肯定圆。”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

洋芋将重返地窖，开始新一轮的等待。

火车的鸣笛声从兰新铁路传来，带

着金属的质感穿透戈壁的寂静。车厢

里装载着新鲜的洋芋，它们将穿越河西

走廊，把祁连山的阳光和土地的馈赠带

给更多人。

□ 王明凯

洋芋花信
黄昏时分，党城遗址笼罩在一片

绚丽的晚霞中，宁静，祥和。打破宁

静的，是晚归的鸟鸣，和我漫步田间

地头的脚步。沐浴在紫色烟霞中的

山峦是迷人的，氤氲在紫色梦幻中的

城池让人神往。在党城遗址，我感受

到了岁月沉淀的永恒魅力，千年传说

和繁华过后的从容交相辉映。

晚霞是动人的，慷慨地挥洒着迷

人的色彩，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沉浸

在一片橘红色的温暖中，让人感受到

大自然的神奇与壮美。晚霞是火热

的，在天边熊熊燃烧着，为屹立在城

北不远处的烽燧增添了一份炽热与

沧桑。晚霞是浪漫的，给近处的村庄

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晕，用最美的

色彩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古老而沉静

的土地。党城遗址内的杏树生机勃

勃，翠绿的杏子宛如翡翠缀满枝头，

在落日的余晖中闪着诱人的光泽。

杏树下的小麦正在灌浆，青色的麦穗

挺拔茁壮，在微风的轻抚下，散发着

淡雅的清香。村庄在绿树环抱中，静

静依偎在落日的余晖中，炊烟袅袅，

温馨而甜美。

夕阳的余晖洒落，云层在微风的

吹拂下，泛起了一层又一层金色的涟

漪。党城遗址，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

老人，默默地诉说着那些早已远去的

故事。

据史料记载，新石器时代就有先

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这里留下了深

深的历史印迹。西晋初年在今党城

湾设昌蒲县，距今有 1700 多年。十

六国时期李暠西凉政权在党城湾筑

子亭城，唐归义军时期又于此设紫亭

县，扼守敦煌南部门户及连通青海的

交通要道。如今，高大的城池荡然无

存，如果不仔细去辨认，很难将眼前

几段低矮的夯土墙，与一座古城遗址

联系在一起。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都承载着岁月深深的痕迹。夯

土版筑的城垣，四角高耸的城堡，城

内东南角的水井，仿佛在代代相传的

口述中化作永恒。灰陶片、货币、玛

瑙、石磨、花方砖、铁质蛇矛头，这些

遗址中出土的实物，被清晰地记录在

了 当 地 文 史 资 料 中 。“ 党 城 故 址

（1981 年）”“党城遗址（2006 年）”，

两块醒目的文物保护碑，向人们昭示

着古城的韵味和历史的厚重。繁华

已经远去，硝烟也已散尽，在晚霞中

走进党城遗址，听到的只是自己内心

的宁静与共鸣。

夕阳渐渐西沉，天边逐渐黯淡，

只剩下最后一抹余晖的橙红色。行

走在党城遗址，近处，是白杨沙沙的

声响，远处，是党河潺潺的低吟。

党河的历史非常悠久，汉称氐置

水，唐叫甘泉水，宋为都乡河，至清始

称党河。党城、党城湾由此而得名。

奔腾不息的党河，滋润着这片广

袤的土地。在党城遗址厚重的历史回

响中，始终激荡着党河强劲有力的涛

声。人，逐水草而居，城，依河而建。

环顾四周，巍峨的雪山白雪皑皑，碧草

如茵的草原牛羊成群，微波荡漾的紫

亭湖山光湖影，天水相映。一条河，一

座城，河揽城入怀，城依偎着河，时而

湍急，时而温润。河在大地上流淌，坚

韧而伟大，开拓出一条条峡谷，滋润出

一片片绿洲，文明的种子便开始生根

发芽。奔腾不息的党河啊，不仅见证

了党城遗址的兴衰与浮沉，也孕育了

下游灿烂的敦煌文化。

不 知 不 觉 中 ，一 轮 满 月 悄 悄 爬

上 山 头 ，夜 色 中 的 党 城 遗 址 粗 犷 ，

幽远。

□
向
国
忠

晚
霞
中
的
古
城
遗
址

阿克塞处在祁连山与阿尔金山

连接部。夏天，这里的雷雨似乎要

比两山的其他地方多一些。

夜晚里，正当酣睡，几声雷声将

人从梦中惊醒。先是几道弧光进屋，

墙壁瞬间煞白似雪，接着恢复为漆

黑；几声雷声，好像是从缸底里滚出

来似的，悠长暴烈。你没有了瞌睡，

异常轻松舒服。想象着宇宙之大，你

虽然在远山远水的地方，但是雷雨很

友爱，在你熟睡的时候来看望你了。

它来自阿尔金山之巅，电闪雷鸣发自

山谷长崖，浮光掠影舞于无人之境。

在山中行走，常常会遇上雷阵

雨。午后的雷阵雨一般时间短、雨量

大，还会叠加太阳雨、彩虹出现。有时

还会出现小小的溪流。行走在山野，

雨线、水汽、绿草、彩虹都是新鲜的。

平日空寂的山野，一时美景拥挤。像

这样的风景，至少成千上万的人欣赏

才不至于浪费。自然奇观洁净舒适，

穿透我的心，使我放松，更被美景感动

得奔跑起来，忘情地向着大山呼喊，引

得在彩虹上的雨珠也纷纷下落。

多年前七月的一天，我到阿克

塞走访一户牧民，中途，突然下起了

雷阵雨。这雨之快，用祖母的话说，

“就是一锅烟的工夫”。牧民的帐篷

扎在半山腰。夏季牧场上的草长得

蓬蓬勃勃，羊群不愁吃，不愁喝，在

草中穿梭觅食。我走出毡房，看到

齐膝盖高的牧草上挂满水珠，就像

早晨的露珠一样。花香扑鼻而来。

天上一半是天蓝，一半是湖蓝。云

朵 就 像 开 春 的 浮 冰 ，堆 起 千 重 浪 。

彩虹升起，一头扎在库姆塔格沙漠

里 ，一 头 扎 在 阿 尔 金 山 下 的 草 原

上。它横跨草原、县城、水库、田野、

沙漠，平日单调苍茫的大野，突然变

得拥挤，甚而有些小小的繁华。

雨后美景，使我似乎对阿克塞有

了新的认识——原来这里不仅仅只

有宁静之美，还有更多的美！我的喜

悦之情被牧民家的老阿妈看出来了。

她慈祥地笑了笑，对我说：“彩虹是‘老

婆婆的拴畜绳’。”据老阿妈说，相传很

久以前，天上有位老婆婆，她拥有的牲

畜多得数也数不清。雨后横跨天空的

彩虹，便是她拴畜的毛线绳。心地善

良的老婆婆更分出部分自己的牲畜给

了人世间的人们，还从彩虹中抽出一

根毛线绳，让人们拴系牲畜。

听美丽的传说，看雨后彩虹，一场

草原太阳雨在我心中始终下个不停。

□ 王化理

雨后彩虹

夜色如墨，倾泻在冶力关的脊线上，

风，从古道深处醒来，低语着宋时的霜。

灯火未眠，几盏悬于山腰的星子，

轻轻摇晃，像祖先不曾熄灭的凝望。

石阶微凉，踩着月光的薄晕，

每一步，都惊起一段沉睡的回声。

戍楼已老，却仍挺立如初的骨骼，

在夜色里，守着边陲未说完的梦。

溪水暗涌，带着高原的冷冽与诚恳，

它不歌唱，只默默把岁月缝进河床。

一只鹰掠过，剪影划破云层的刹那，

整座山谷，忽然有了呼吸的重量。

我站在这里，

听见了铁马冰河的余温，

也看见了今夜安静的星辰。

□ 刘居荣

冶力关的月亮

中山桥

铁桥飞架卧金城，一水奔来两岸明。

万里长云藏塔影，百年古渡卷涛声。

遍观今古波澜驭，阅尽沧桑风雨惊。

往昔今时画屏入，黄河浩荡越新程。

水车博览园

金城美景足佳游，赖有当年胜迹留。

轮转风雷惊鹭鸟，斗翻日月润田畴。

流年已作河边寂，往事长思梦里悠。

历尽沧桑傲然处，名园如画醉心头。

□ 匡 晖

金城即景

院子里无风

村口无风

孩子如鱼儿一样凫在村边河水中

太阳是一颗大火球

在空中滚动燃烧

河卵石泛着焦味似乎要开裂

大暑热，田头歇

此刻

负重的丰饶落下了千钧

大暑啊，把极致又一次挥洒

缓缓抵达的是涓涓的眷念

□ 毛韶子

大 暑

“天削莲峰第一台，芙蓉四面望

中开。松围石蹬盘云上，袖拂天花带

雨来。”明代杨行恕所作的《游莲花

山》，描绘出古时被称为“西崆峒”的

莲花山的奇山胜景。莲花山，以雄

伟、奇特、秀美、险峻以及独特的“花

儿”艺术、即兴演唱的民俗，令无数人

心驰神往。

从康乐县城出发，我们乘坐的车

辆驶入油菜花飘香的胭脂川，穿过峰

峦起伏的朱家山后，便来到了始建于

北魏的水池城和金代的景古城。那

些静静矗立的斑驳的古城墙，仿佛在

诉说着沧桑岁月。继续前行，不多

时，群山环抱、碧水环村的莲麓小镇

映入眼帘。“花儿”好家们从摊贩云

集、热闹非凡的莲麓小镇边走边唱，

过尕浪桥、足古川，将悠悠的“花儿”

一路唱上了云雾缭绕、山势巍峨的莲

花山。

据《康乐县志》记载，莲花山“花

儿”会在明朝时就已兴盛。“一年一趟

莲花山，娃娃不引门不看，如今不缺

零花钱，放开嗓子欢两天。”每年农历

六月初一到初六，这座陇上名山便迎

来了驰名西北的莲花山“花儿”会。

沿 着 蜿 蜒 的 山 路 驶 入 松 林 ，仿

若 进 入 了 一 条 通 往 自 然 秘 境 的 绿

色 隧 道 。 空 气 中 弥 漫 着 湿 润 的 泥

土 芬 芳 ，耳 边 是 鸟 儿 清 脆 的 鸣 叫

声。“马莲绳绳拦得长，敬上一杯酒

来 尝 ，曲 子 不 好 酒 不 香 ，水 酒 一 杯

表 心 肠 。”循 着 从 唐 坊 滩 飘 来 的 歌

声 望 去 ，只 见 撑 着 花 伞 、手 执 彩 扇

的 歌 手 们 三 三 两 两 ，正 拦 路 对 歌

呢。巍峨的山峦与悠扬动听的“花

儿”相映成趣，连翩翩起舞的“三仙

女 ”与 雄 壮 威 猛 的“ 黑 虎 卧 石 ”，都

仿若沉醉其中。

穿 过 云 雾 缭 绕 的 莲 花 宝 殿 ，登

山之路变得迂回曲折，仿佛直通云

霄 。 从 十 八 罗 汉 楼 、头 天 门 、二 天

门 、三 天 门 到 四 天 门 ，沿 途 古 木 参

天 ，松 林 摇 曳 ，空 气 中 弥 漫 着 树 木

独有的清香，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

气息。上山的路线呈回环形，从西

面 上 山 ，东 面 下 山 ，沿 途 还 会 经 过

三 道 险 关 。 路 过 紫 霄 宫 、娘 娘 殿 ，

来 到 独 木 桥 —— 此 处 两 边 断 崖 几

十 丈 深 ，其 间 仅 有 铁 链 贯 通 ，并 配

有 扶 手 ，一 环 一 步 ，易 上 难 下 。 山

谷 水 声 潺 潺 ，山 间 怪 石 嶙 峋 ，山 势

愈发雄伟。每攀登一步，汗水湿透

衣衫，双腿如灌铅般沉重。走 过 舍

身 殿 、转 阁 楼 、吴 家 庵 ，便 是 巷 长

二 丈 有 余 、仅 容 一 人 通 过 的 夹 人

巷 ，高 大 挺 拔 的 树 木 遮 天 蔽 日 ，繁

茂的枝叶交织在一起，仿若一座天

然 的 绿 色 穹 顶 。 穿 过 一 座 大 殿 ，

“ 鹞 子 翻 身 蛇 倒 退 ”赫 然 出 现 ——

我 们 手 握 铁 链 ，足 踩 石 阶 ，一 环 一

阶 ，犹 如 悬 梯 。 这 一 段 路 ，平 路 仅

有几米远，多的是需要手脚并用的

石梯。

雨 随 着 一 阵 又 一 阵 湿 润 的 风

突如其来。沙啦啦，沙啦啦……雨

珠落在树叶上，晶莹得如同珍珠般

闪耀。此时，所有的色彩都消融在

水 淋 淋 的 嫩 绿 里 ，绿 得 夺 目 ，绿 得

澄澈。

登 上 玉 皇 阁 的 那 一 刻 ，雨 也 悄

然停歇，风也屏住了气息，山一下子

变得清幽。云雾时而像轻纱一般缭

绕于山间，山峦在云雾里若隐若现，

宛如仙境中的琼楼玉宇；时而又似

汹涌的浪涛，奔腾翻涌，一下子便将

整座山峰吞没在茫茫云海中。极目

远 眺 ，那 广 袤 无 垠 的 绿 意 汹 涌 而

来。连绵起伏的山脉似一条沉睡的

巨龙，向着天际蜿蜒而去。此情此

景，心中顿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的旷达之感。

“男歌女答摇彩扇，歌如流水山

中缠。莲花山上歌声甜，是仙境吗？

是人间！”莲花山之行，我们既饱览了

雄奇秀峻的壮美风光，又深深浸润于

其浓郁的民俗文化中。莲花山之美，

使人沉醉；莲花山之韵，让人回味。

□ 马晓春

莲花山逸韵


